
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对中华传统自然观的继承与创新

陈红娟

　　摘　要：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与特色内容之一，是马克思

主义自然观的继承发展，也是对中华传统自然观的创新发展。 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主要从本

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层面实现了对中华传统自然观的创新发展。 第一，建构人与自然共同体，重塑“人－自
然”互生逻辑，从本体论层面实现对传统自然观的创新；第二，强化“人”的主观能动性，重构“人－自然”平等格局，
从认识论层面实现对传统自然观的创新；第三，扬弃“天”的内在价值，深化“人－自然”价值统一，从价值论层面实

现对传统自然观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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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是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与特色内容之一，是马克

思主义自然观的继承发展，也是对中华传统自然观

的创新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１］４，强调“聚焦建设美丽中

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

治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１］５，并对深化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 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

系，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

展，是当前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难题。 新时

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准确把握这一全球性难题，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理念，“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实现永续发展，
走美欧老路，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境，是难以为继、
走不通的”，必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

路” ［２］１９。 对此，文章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

然关系的基本原理，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

层面分析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回答习近平关于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如何实现对中华传统自

然观的创新发展这一重大时代课题。

一、重塑“人－自然”互生逻辑，从
本体论层面实现对传统自然观的创新

　 　 自然观是人类对自然界总的看法，包括自然界

的本质、构成、运行规律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等多个方面。 自然观首先需要从本体论层面回答，
人与自然为什么能够存在，存在的条件以及它们相

互关联的方式。 人与自然是分别独立存在的体系，
还是相互关联的共同存在，以怎样的方式相互关联

与作用等是自然观需要予以回答的问题。 中华传统

自然观中“万物一也”“万物与我为一”体现着“天人

合一”的思想， 反映着自然与人互相关联、共荣共生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１０－２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性研究”（２３ＺＤＡ００９）。
作者简介：陈红娟，女，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

５



的关系。 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

根植于“天人合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从生

存价值层面揭示人与自然的关联性，确证人与自然

生命平等的原则，实现对中华传统自然观本体论的

创新。
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中强

调人与自然为“生命共同体”，指明人与自然间本源

性生命关联的关系。 习近平指出，“自然是生命之

母” ［３］ ，自然界是万物的母体，自然界是人和人类社

会诞生的根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

生关系” ［４］ 。 他进一步将“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具

象化，“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 生态是统一

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 人

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

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

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 ［５］ 。 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提

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 ［６］１１，这里主张将山水林田湖草沙视为一个生

命共同体，从整体论、系统论的角度去看待它们之间

的关系，把握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依存性。
“人”与“田”、“田”与“水”、“水”与“山”、“山”与

“土”等相互成对、互相维系、相互作用，这些自然要

素在生态系统中各自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物质循

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等方式紧密相连、相互依

存，共同维持着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体现着“互
系性”思维和“物我交融”的理念。 “有机链条”更是

体现着互动性、有机性，强调万物之间并非孤立性存

在，而是相互关联，“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

新的治理之道” ［５］ 。 而且，“生命共同体”强调人与

物、物与物之间的互联性与整体性，追求动态平衡，
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 人与自然是相互依

存的命运共同体，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反对

孤立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割裂式地处理人

与自然关系的倾向加以批判，“如果种树的只管种

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

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 ［２］７１。 这一理

念超越了将人与自然视为对立式的主客体关系的片

面思维，强调以系统、协调、共生的思维看待人与自

然的关系，实现了自然的工具性价值与生命性价值

的辩证统一、人的价值尺度与物的价值尺度的有机

结合，正确回答了人与自然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性

这一自然观基本问题。
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继承

与发展了主张人与自然辩证统一、有机整体性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一方面，习
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体现着系统

性、关联性、整体性思维，与中华传统自然观中“天
人合一”思想所倡导的天、地、人万物之间相互感

应、相互涵摄、相互关联所体现的“互系性”思维完

全契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儒家、道家对“天”与
“人”的关系虽有差异，但总体上均主张从内在联系

的角度审视人与自然关系，视它们为一体化、整体化

存在。 老子曰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 ［７］６４，“道”维系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纽带和秩序

关系； 庄 子 言 “ 天 地 与 我 并 生， 而 万 物 与 我 为

一” ［８］３９，强调天地万物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 董

仲舒提出“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

而十者，天之数毕也” ［９］４１０，这里的“天”包含“人”
在内的“十者”。 此外，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

也” ［１０］ 、程颢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１１］ 、王阳明

的“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 ［１２］ 等对此均有体现。
从他们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尽管论述角度有差异，但
无论是“包含”还是“同体”，他们最终都强调人与自

然相互作用，人的发展离不开自然，人与自然的发展

具有共同性、同步性。 另一方面，习近平关于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

机整体自然观。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法批判了

西方机械自然观中“人”无限征服、控制自然的主

张，揭示了这一主张背后割裂人与自然内在联系、
“主客二分”的错误理念。 他们倡导从联系、变化、
发展的角度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

本质性联系，“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

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 ［１３］ ，“人本身是

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

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 ［１４］ 。 马克思、恩格斯将人与

自然置于历史和实践的坐标中进行考察，提出了

“人化自然”的概念，揭示了自然界的“人”的本质，
自然生成和发展的历史与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是同

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交互式的、
双向互动的，人在自身的实践活动中已经成为自然

的组成部分，内生于自然之中，并推动着自然的

发展。
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在继

承中华传统自然观“互系性”思维的同时，克服了其

存在的弱化人的主体性等问题，从生存价值层面夯

实传统自然观、有机整体自然观的本体论基础。 西

方基督教塑造了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上帝”，建构了

人与自然的“差序格局”，形成了神高于人、人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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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基本逻辑。 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于农业社会，
生产生活水平较低且受天气等自然因素影响非常

大。 “靠天吃饭”的现实使人对自然产生极大的依

赖性与畏惧感。 自然界中的一些事物或者难以解释

的现象往往给人带来威胁或恐惧，人形成了对未知

的自然顺从的心态，其形成的自然观中蕴含着对自

然的崇拜与敬畏。 因此，中华传统自然观中尽管蕴

含着人内在于自然的合理性，但也存着“自然之天”
被抽象化、人格化、道德化的现象，形成“天”高于人

的隐形逻辑。 “自然之天”的主体性被高度认可，董
仲舒认为“天”亦有意志、意识和情感，“天亦有喜怒

之气、哀乐之心， 与人相副。 以类合之， 天人一

也” ［９］４４５。 同时，人的主体性被不断弱化，人的需

求被“天”代表最高层次的“至善” “至德”所规约。
人需要做的主要是“以人证天”，附和与践履“天”之
规范，“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 ［１５］２４。 朱熹在天

人关系上主张“以天统人”。 此外，传统自然观中也

存在一些唯心主义倾向，比如王阳明的“原是一体”
中人与自然的“一体”主要通过“心之仁”建立联系

形成有机整体。 在“天”高于人的思想观念下，“天”
始终占据着主宰人的存在的中心地位。 可以说，传
统自然观尽管在主流认知上主张“天人合一”，倡导

人与自然相互依存，但其中也存在一些人与自然的

非平等性问题。 比如“以德配天”的主张尽管肯定

人的价值，但仍然是将“天”作为主宰人的至上存

在，因为“天”高于人，所以人要“以德配天”。 整体

而言，自然存在被神秘化、道德化、人格化的现象，在
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被赋予一些道德伦理价值，人的

主体性相对势弱，人的尊严和价值不被重视，人对自

然的需求被漠视。 实现传统自然观的现代化转换，
需要对其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进行重新书写、诠释、厘
清、激活与转化。

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强调

人与自然为“生命共同体”，解构了传统自然观中

“天”高于人的隐形逻辑，祛除其中存在的唯心主义

倾向，从“生命伦理”的高度实现对传统自然观本体

论的创新。 这是在充分吸收了唯物辩证法、马克思

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实现的。 一方面，恩格斯强调

人们“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 ［１６］ 。 习近平

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抛去了生命等级

观念，确证着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生命平等原则，提倡

从生存价值高度重新厘定人与自然的关系。 同时，
“生命共同体”承认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包括生命的

直接性源泉、生活生产资料来源等。 离开自然人无

法生存，自然环境的好坏决定着人类生活质量。 但

同时，自然的发展也离不开人，人对自然的改造深刻

影响着自然的生命周期、生存状况，是污染环境还是

保护环境都影响着自然。 另一方面，习近平关于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纠正了传统自然观中对

“天”作为本体的过度阐释，肯定人作为生命主体与

自然之间的关联。 人与自然之间是平等、相互依存

的关系，而不是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的关系。 人

与自然之间是生命的链接，具有平等性。 而且，生命

本身是实体性存在，不是先验性、神秘性存在。 习近

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强调人与自然

的维系不是“心之仁”而是“生命”这一客观实在，这
就是祛除了传统自然观中“天人关系”中的“唯心”
色彩，从唯物主义角度夯实了自然观的本体论。 事

实上，每个自然界的生物都有“自身的善”，且与人

类息息相关，从生存层次赋予人类保护自然物种与

生态系统的职责。 这种职责不仅是“天”赋予人的

一种外在行为规约与道德规范，而且是人自身生命

发展的内在诉求，是一种基于人类自身发展而形成

的应然性需求。
可以说，在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

要论述中，人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合理开发和利用

自然都是基于人的生命存在而被阐释和理解的，这
有利于激发人保护自然的内在动力，进而转化为促

进社会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的智慧力量。 将人与自

然视为“生命共同体”，把彼此都看作是有着内在价

值和尊严的生命体，不仅突破了传统自然观的局限

性，而且提供了一种审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

全新视角，从“生命伦理”的高度实现对传统自然观

本体论的创新。

二、重构“人－自然”平等格局，从
认识论层面实现对传统自然观的创新

　 　 自然的发展并不会天然性地符合人类需要，人
类必然对自然原有状态进行改造。 真正的现实自然

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先天性存在，而是人的实践活动

影响下的“人化自然”。 自然是人的生产和实践活

动的重要对象，人在实践的过程中生成了真正的、现
实的自然，并在实践活动中改造自然，形成了自然和

人互动的“人化自然”的历史。 因此，自然观需要从

认识论层面回答人如何与自然相处，怎样对待自然

等问题。 “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终极价值追

求，“天人合一” “和而不同” “贵中尚和”等均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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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尽管儒家、道家等在具体

主张上有所差异，但总体而言，它们都主张在尊重自

然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和谐”“共生”。 习近平指出，
“要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矛

盾” ［１７］１４９，同时“从自然生态系统演替规律和内在

机理出发，统筹兼顾、整体实施” ［２］７３－７４。 习近平关

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根植于“天人合

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从人的主观能动性

层面拓展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路径，实现了对传

统自然观认识论的创新。
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中的

“和谐共生”理念，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终极愿景，
又蕴含着尊重自然规律、能动改造自然的认识论指

向。 习近平指明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辩

证统一关系，提出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

山” ［１７］１８６、“既要 ＧＤＰ，又要绿色 ＧＤＰ” ［１７］３７，反对

为了满足人的利益需求而破坏自然环境。 党的二十

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

低碳发展” ［６］５０。 当然，“生态优先”并非人的价值、
需求让位于自在自然，放任自然自在发展，而是要在

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改造自然，将生态发展排在

发展经济的优先位置，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习近平指出，“按照大自然规律活动，取之有时，用
之有度” ［１８］１，同时“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

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 ［１８］９。 此外，
“和”是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的

价值内核［１９］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

代化的鲜明特点。
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继承

与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万物各得其和以

生”、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人与自然界和谐”的理

念。 一方面，中华传统自然观强调“顺之以天理”尊
重自然规律，“赞天地化育”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 首先，自然万物发展有一定的规律性，人在自然

中获取生产生活资源时，要尊重自然规律“顺之以

天理”。 《周易》曰：“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１５］２８

“坤道其顺乎！ 承天而时行。” ［１５］２９ 老子所言之

“道” 就有自然规律之意， “道常无为” “而无不

为” ［７］９０则强调自然规律看似不存在但却无所不

在，人要尊重自然规律。 而《管子》言：“根天地之

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甚

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 ［２０］ 这里的

“则”乃是天下固有不能改易之规律。 其次，“赞天

地化育”，使所生之物，各遂其生，各得其所。 《周

易》主张阴阳和谐，“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

和” ［１５］４０；“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２１］ 、“万
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２２］等都强调万

物共同发展，不相互危害，实现万物和谐发展。 对待

自然万物时，主张“仁民而爱物” ［２３］ ，关爱、善待、保
护自然万物。 此外，自然既然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生

活资源，传统自然观主张人类通过祭祀来表达感恩

之心，以尽“孝”之心来对待自然资源的馈赠，不按

照自然规律行事，破坏自然法则是“不孝”之表现，
“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 ［２４］ 。 另一方

面，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控制自

然”的观点，特别是批判了西方机械自然观将人与

自然的关系化约为“物质交换关系”、征服与被征服

关系等观点，揭示其背后衍生出人企图控制人的实

质。 同时，他们指出人与自然界的本质统一，人的对

象性本质既通过以其他自然存在物为对象而得到表

现，也通过以自然存在物的生命本质为对象而得到

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人类必须尊重自然规律，
不能超越自然界客观规律本身的限度，要尊重自然

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 ［２５］ 。
不可否认，传统自然观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提供了一般性、宗旨性、境界性的本体论根据，但如

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怎样认识和利用自然规

律等具体路径层面的认识论、方法论则相对势弱，甚
至有学者提出“不重视认识论” ［２６］ 。 传统自然观在

认识自然规律时往往偏向于宏观性、整体性、原则性

的把握，更多依赖于直观经验和哲学思辨，缺乏系统

的、量化的分析和验证，在微观、可操作、具体的路径

探索上相对薄弱。 儒家的“天人合一”强调“合一”
“一体”“同根”等，从统一、整体角度探究人与自然

的关系，强调“仁民爱物”和人善待自然的伦理义

务，彰显人对自然的依赖感、亲和感、顺从感。 一方

面，传统自然观较少涉及人与自然存在的差异性、对
立性以及可能产生的冲突性，对人自身在其中的主

体性肯认不足。 传统自然观往往从系统性和整体性

的角度出发，将人与自然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强调整体和谐与平衡，认为人类应当顺应自然、尊重

自然，与自然保持一种和谐统一的关系，但却忽视人

自身物质欲望的无限性与自然供给的有限性之间存

在的矛盾。 另一方面，传统自然观主张通过提高人

自身的德行、修养来缓解人与自然可能存在的矛盾，
较少关注人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来积极地认识、开
发和改造自然。 传统自然观往往带有浓厚的伦理色

彩，强调人应当如何对待自然、如何与自然相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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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但人的主体性往往没有

得到充分肯认和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在

改造自然、利用自然方面的作用被相对淡化。 正如

有学者所言：“人的主体性不是表现在对自然界的

认识、改造方面，而是表现在如何完成自然界的‘生
生之德’或‘生生之道’。” ［２７］传统自然观将“天”建
构、塑造为道德、价值与精神的重要来源，甚至超越

人之上的力量，形成“天”高于“人”的“差序格局”，
人的自我价值与能动性被不断弱化、消解。 道家的

“天人合一”思想中，老子、庄子主张无为、忘我、无
己，听任自然万物发展，完全将自我融入自然，人与

我、我与物完全融合。 无论是老子“复归于婴儿”的
境界，还是庄子追求超凡脱俗的逍遥之境，甚至达到

成仙、成神之境，如“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

外” ［８］４，都弱化了人在改造自然中的自觉性、能动

性。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无论是儒家的还

是道家的，都不重人与我、人与物、内与外之分，不注

重考虑人如何作为主体来认识外在之物的规律以及

人如何改造自然，其结果必然是人受制于自然，难于

摆脱自然对人的奴役［２６］ 。 传统自然观所蕴含的

“和谐”更多地体现为“顺从”自然发展，这在一定程

度上消解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生产力的主动

性，“靠道德主体的自发与自觉意识保护自然生

态” ［２８］ ，体现了改造自然的被动性，不利于生产力

发展，“产生了科学和物质文明不发达之弊” ［２９］ 。
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在充

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

础上，强调尊重自然规律，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过

程中，应充分发挥人改造自然的主观能动性，尊重人

的历史作用和价值，丰富了传统自然观的认识论。
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承认自然在本体上的优先

性， “ 外 部 自 然 界 的 优 先 地 位 仍 然 会 保 持

着” ［３０］５２９，明确“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

为与 人 分 隔 开 来 的 自 然 界， 对 人 来 说 也 是

无” ［３０］２２０。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实践在认识过程中

的重要性，人类通过劳动实践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

关联。 人对待自然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主体性，既要

充分认识客观规律、尊重客观规律，又要发挥主观能

动性，把“自由的自觉活动”提升为“自主活动”。 习

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继承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人在改造自然中要充分发

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将生态文明建设转化为自觉的

集体行动，“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

行动” ［２］９２。 在进行城市建设上，习近平强调在尊

重规律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顺应自然、尊重

规律，构建合理城市空间布局，打造优美生态环境，
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 ［２］６５。 在改造自然、改
善环境的过程中，习近平强调要“统筹谋划” “强化

顶层设计” “优化战略安排” “总体规划”等，要求

“正 确 把 握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和 经 济 发 展 的 关

系” ［１８］２１３。 他鼓励干部在生态保护方面“敢于担

当、主动作为”“谋全局”“主动推进”等，引导干部树

立“不求急功近利的‘显绩’，创造泽被后人的‘潜
绩’” ［１７］１０８的政绩观。 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

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３１］ 。 要充分动员

各方面的力量进行生态建设，习近平指出“依靠科

技创新破解绿色发展难题” ［１８］１４５、“要发挥广大人

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共同守护好母亲

河” ［１８］２２３等。 此外，在实践中不断通过制定最严格

的制度，如源头保护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生态修复

制度等，出台严明的法律法规，如修订《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设定“森林红线”“耕地红线”“湿地红线”
等“生态红线”来保障生态文明建设。 另一方面，习
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丰富了传统

自然观的认识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是自然

而然，不是对“天”的“意志”的单一服从，而是人发

挥主观能动性在尊重“天”之“则”“道”等规律的基

础上，主动规划、积极参与，通过完善制度体制、法律

法规等，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自然，达到人与自

然之“和谐”。 如此，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可以充

分发挥认知、理性，充分运用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

发展，提升物质文明，既符合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又
增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在动力。 总之，
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既吸收了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精髓，也结合了中华传统自然

观的生态智慧，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之“特色”。

三、深化“人－自然”价值统一，从
价值论层面实现对传统自然观的创新

　 　 自然观最终指向的是应然性价值取向，需要回

答自然是否存在内在价值，人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

时要实现怎样的价值。 中华传统自然观中“自然之

天”不仅有着生命意义，而且有着独特的内在价值，
是人获得道德伦理、精神价值的重要来源。 一方面，
天地万物都遵循着一定的法则和规律。 这些规律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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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人类社会和人际交往当中，内化为人与周遭世界

打交道的行事法则，形成了人类社会应该遵循的道

德准则、伦理规范。 另一方面，“自然之天”是人们

精神价值的来源。 中华传统自然观中，自然不仅是

物质生活的基础，也是精神生活的寄托和追求。 古

人通过欣赏自然之美、感悟自然之道，获得了丰富的

精神体验和深刻的哲学思考。 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继承了传统自然观中合理的部

分，肯定自然存在的内在价值，同时祛除其中的封建

残余因素，将人民幸福放在价值排序的优先位置，实
现了对传统自然观价值论的创新。

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承认

自然的内在价值，将人类的道德关怀扩展到自然界，
融合着情感投射与能动实践，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

系上体现更大程度的“善”“公平”“正义”等价值追

求。 一方面，习近平从经济、物质层面肯定自然价

值，优美的自然环境能够转化为经济财富、“良好的

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１８］２６等观点突破

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对自然环境无节制开发与利用

的观念。 这里强调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重

要性，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

就是发展生产力，将“生态环境”纳入“民生福祉”，
强化了实现经济与生态协同共生的理念。 另一方

面，习近平从精神层面肯定自然价值，认为自然提供

“美”感并酝酿“人文情怀”，“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

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３２］ 。 自

然环境不仅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而且是人文精神

提升的重要依托，稻田、麦浪、湿地、湖泊等均能给人

带来精神享受。 习近平提出：“依托现有山水脉络

等独特风光，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 ［１８］５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生态文明建设

的核心理念，又是对自然环境本身价值的集中表达。
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构建不仅有助于生态环境的改

善，而且有助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
这与中华传统自然观肯定自然内在价值的观念

高度契合。 传统自然观中“天”是与人作为主体存

在相对立的范畴，也是内在于主体自我的一个价值

性范畴。 它超越了单纯挖掘自然工具价值的视角，
超越了单纯视自然为物质集合体的存在，强调了自

然与主体自我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价值共鸣，指向了

更高层次的精神和道德追求。 如前所述，传统自然

观中“天”有多重属性，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

然，是老子、庄子的“自然之天”，而且还是孔子与孟

子的“道德之天”、董仲舒的“理学之天”等。 在这种

观念下，“天”不仅仅是指代物质性的存在，不仅仅

是外在于人的存在，还与人的精神世界、情感体验和

价值观念紧密相连。 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着一种超

越性的秩序或法则，这种法则内在于宇宙万物之中，
包括人类自身。 因此，与西方哲学家否定自然的内

在价值，将自然视为一个没有精神意义、容易操纵的

被动存在，认为自然是“没有创造力、没有目的、没
有规范意义的东西” ［３３］截然不同，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天”被视为一种内在的价值性范畴，“天”
蕴含着德性、善念、价值、精神等，成为人的精神世界

的源 泉 和 归 宿。 人 可 以 “ 独 与 天 地 精 神 相 往

来” ［８］３０２，与自然交流、领悟，实现自然价值的内

化，提升精神、道德、品性。 自然中的山、水蕴含着

“美”“善”“德”等，所谓“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３４］ ，
人可以获得自然中孕育的生存哲学与智慧，寻找自

我、认识自我、探索自我、提升自我。 “天”是仁、义、
礼、智、信等道德的提升与折射， “仁之美者在于

天” ［９］４２１。 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获得自由、坚强的

意志，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１５］８。 自然之

“天”塑造君子人格、品行，是“仁义” “德性”所在，
如“善，人道也。 德，天道也” ［３５］ 、“春作夏长，仁也。
秋敛冬藏，义也” ［３６］ 、“天，仁也” ［９］４２１、“察于天之

意，无穷极之仁也” ［９］４２１等。 在这种观念下，人类

不仅要顺应自然、尊重自然，还要通过自身的修养和

实践，达到与“天”的合一，即实现个人与宇宙、自然

之间的和谐统一。 这种和谐统一不仅是物质层面

的，更是生存论意义、精神价值层面上的，通过欣赏

自然之美、感悟自然之道、践行自然之法来提升自身

的精神境界，达到“天人合一”。
不可否认，传统自然观中“天人合一”思想都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总体性、方向性的价值论

根据，但主要强调自然对于人的价值，人如何在改造

自然中赋予自然价值极少涉及。 在传统自然观中，
“天”赋予“人”价值，对人的道德伦理、精神建构等

具有引领性，忽视“人”从自身需求、审美诉求等层

面对自然的价值的考量，存在由天至人的单向价值

逻辑弊端。 “传统‘天人合一’观过分重人伦道德而

忽视对自然的认识，过分重整体性而忽视人的个性，
因而缺少科学与民主精神” ［３７］ ，人作为价值主体自

身诉求被隐没。 而且，传统自然观中存在对“天”的
价值的过度诠释，“天”成为一切社会法则与价值的

来源，“天人关系”被演化为“社会关系”，衍生出“人
道”源自“天道”的逻辑。 在传统自然观中，“天”被
赋予主宰性、先验性、权威性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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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常秩序。 先秦时期，“天”曾被诠释为一种有意志

的至上之神，即主宰之天，它主宰着宇宙和人事的一

切。 西汉时期，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天”是
君主权力的重要来源，“王者亦天之子也” ［９］２７５、
“王者，天之所予也” ［９］２７７。 “天人感应”学说强调

了“天”的主宰性，天有意志、有情感，能够感应人间

的善恶行为，并通过自然现象来奖惩人类。 这种主

宰性的观念在封建社会中得到了政治性、社会性的

处理，其目的是以“天”强化君权神授的思想。 君主

作为“天”在人间的代表，其权威性和合法性都来源

于“天”的授权和认可，从而隐性地形成“天－君主－
百姓”的价值排序，“以人随君，以君随天” ［９］３０实质

上是为封建君主制度辩护。 同时，“天”的权威性还

体现在其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约束上，人们需要遵

守“天”所规定的道德法则和伦常规范，否则就会受

到“天”的惩罚，由此，“天道”为封建等级制度的君

臣父子关系提供依据，“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

乱” ［９］４４６。 总而言之，“天”超越了人类的经验和认

知，是一种先验性存在，被用来作为伦常秩序和道德

规范的基础，人们唯有通过信仰和敬畏“天”来遵守

和维护这些规范。 这种对“人”价值的漠视、贬低，
大大降低了人改造自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也

淡化了人对自然价值的赋值与评价。 这显然难以满

足现代化发展中尊重人的需求，也难以满足发挥人

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激活社会活力等要求。
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在继

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

传统自然观中的合理因素，祛除了传统自然观中对

“天”的价值的过度拔高以及其中蕴含的封建落后

因素，确立了人民幸福在价值排序中的优先性，深化

了自然价值与人的价值辩证统一的认识。 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认为，人在改造自然的实践中，赋
予自然以社会性、历史性，同时实现自身改造，获得

自由、解放以及意志、美等精神滋养。 “当他通过这

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

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 ［３８］ 。 可以说，“自然力”通过

劳动促进人自身“潜力发挥出来”转化为人自身之

“力”，人与自然之间正向“力量”相互转化，让彼此

皆有提升。 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

述从人民幸福的角度肯定自然价值，指出通过劳动

建构优美的自然环境，能够提升人民的生态幸福感，
将自然力转化为人之“力”，同时也肯定人在改造自

然中获取价值。 如生态环境也是反映人民整体幸福

状况的重要指数之一，“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

丽，蓝天也是幸福” ［３９］ 。 另一方面，习近平关于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解构了传统自然观从

“天”到君主到普通百姓的内在逻辑，重构自然价值

的现实指向，将人民幸福作为评判自然价值的重要

标准。 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实

现了自然自身价值从政治领域到社会领域的转移，
自然环境成为社会公平与否的“公共产品”之一。
习近平主张通过改善人的生存状态，在社会中合理

配置生态资源，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４０］ ，提高人民的生活

质量、幸福感与公平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

着在人与自然关系互动的过程中提升幸福指数的生

态诉求，在正视自然内在价值的过程中实现人需求

性价值的满足。 当然，这里的人的需求性价值，不是

个人，也不是代表某些特殊利益诉求的群体，而是全

体人民的幸福，如此就实现了“人民幸福”为最终指

向的逻辑重塑。 首先，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

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享受

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源、优美的自然景观等生态福

利， “ 绿 水 青 山 是 人 民 幸 福 生 活 的 重 要 内

容” ［２］３５－３６，人生活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得以提升。
其次，通过与自然的和谐互动，人能够发现和挖掘更

多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锻炼意志、凝练和提升精

神，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机会。 如

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了“八步沙林场‘六老

汉’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的奋斗精

神” ［２］９４、“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

精神” ［２］９４等。 这种发展具有可持续性，有利于满

足当代人的需求，提升精神境界，也为后代人的幸福

奠定了基础。 总之，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
人能从自然吸收、感知“美”“生存智慧”，孕育“奋斗

精神”等，同时亦能赋予“自然”价值，实现人的价值

与自然价值的辩证统一，是一种双向性的价值互生。
总之，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

述在借鉴和吸收中华传统自然观合理因素基础上，
深化了对其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的认识。 习近

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实现了对传统自然观的现代化

转换，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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